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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开展基因组医学 

政府在五月十四日公布《香港基因组医学发展策略》，展示发展蓝图。我参与了

督导委员会和下面专题小组为期一年多的工作，那天也出席了媒体发布，感觉正面。

感觉良好不单是因为有份参与，而是委员会的成员都致力解决难题以玉成其事，各有

所长的专家共同推敲，问题得以深入讨论而形成决策方向。此外支持委员会的局方研

究团队异常出色，采集世界各地的资料完整和对焦，工作便事半功倍。还有是难得的

时机：主要的工作在 2018 年进行，在去年社会抗争撕裂之前完成。现在香港经历

Covid-19，再掀严厉的政治斗争，回头看，好像另一个世界了。 

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图是在 2003 年耗资数以亿元才完成的。接下来的十多年，基因

排序科技爆发力量，到 2015 年前后，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前景好像一片光明。通常我

们以为医学作为科学，是客观和价值中性的，但基因组医学从一开始就是有些浪漫的

愿景，结合了医疗可以 个人化甚至度身订造的美好想象。清醒的医学家把美好想象拉

回较为踏实的层面，从「个体化医疗」(personalised medicine) 变成「精准医疗」

(precision medicine)。这仍未脱推销愿景的味道，但较切合现实中的发展。 

精准医疗的宏图 

精准医疗的愿景不纯是医学建设，更是潜力巨大的生物医学科技产业。过去几

年，美国、英国、中国等政府陆续宣布大量投入精准医疗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例如中

国在 2016 年正式把包括基因组医学在内的精准医疗纳入「十三五」规画(即第十三个

五年规画) ，计划至 2030 年将投入 600 亿人民币，包括建构百万人以上的国家大型基

因数据库和重大疾病数据库、建立生物医学的大数据共享平台等。英国政府早于 2013

年推动「十万基因组计划」，2015 年 4 月再成立「精准医疗推动中心」，预计在 6 年

间投入 93 亿美元发展精准医疗。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于 2015 年 1 月在国情咨文演说

中推出「精准医疗倡议」(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s，PMI)」，跨政府部门推动发

展，包括拨款 1.3 亿美元招募 100 万名志愿者进行长期研究，搜集基因样本建立生物

数据库作为研究的基础建设。 



台湾 NARL 研究院的研究员叶席吟在 2016 年一篇文章综合分析，英、美、中三国

都看好未来精准医疗的发展趋势，隐然预示一场精准医疗领域的竞争，谁胜出就有可

能引领全球医疗新革命。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比英美有优势。 

论国力资源与规模，英国当然不及美、中，但是英国在基因组医学发展有两方面

的有利条件：一是以剑桥为重镇的基因组研究的深厚底子(1957 年 DNA 双螺旋结构最

先是由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在剑桥破解) ，二是一体化的国民保健服务

NHS，在国策推动下，有望快速把基因组医学有序地在医疗体系里开展应用。在 2019

年，英国 NHS 对发展基因组医学的前景非常乐观起劲，期望藉之全面地革新医疗保

健服务，让 NHS 领先全球的公营医疗。 

立足于医疗需要 

精准医疗的核心是在传统常规诊治方法之外(常规方法本身也是致力精准的) ，加

上各种最新的生物医学检测，包括基因检测、蛋白质检测、代谢检测等，将诊治进一

步切合个体或个别群体的特质，基因组医学的发展特别，规模亦大，因而成为精准医

疗的重点。 

基因组医学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虽然常被提升到国家发展策略宏图大计的层面，

却必然要脚踏实地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医疗保健需要。它尤其需要一种特别审慎的态

度，好好处理那些大策略大目标以至大数据的伦理议题，以免与个人权利(私隐权、知

情同意自主权) 发生矛盾。 

以基因组测序计划为例，参与者的测序分析结果一方面会有助于诊断或临床治

疗，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许多未必有实时诊治用处的遗传信息。测序的数据和样本会被

收入生物样本数据库，期望他日有更多的研究题目，可以令整体社会得益，如果管理

不善或管治松散，这些样本数据也有可能被误用滥用。 

也有论者关注，基因组医学无疑会令医疗进步，但潜在的好处是否一定会成真？

它的成果能不能公平地惠及有需要的患者？抑或是本身知识和经济水平越高的人士越

能得益，而社会底层就永远望梅止渴？资源分配也要考虑，在英国 NHS 那样资源紧

绌的公营医疗体系，当医疗愿景集中在令人兴奋期待的基因组医学发展，其他服务，

特别是低科技但对病人切身的医护照顾，会否更加支绌？这在 NHS 是实在不过的问

题，我认为香港也要注意。 

香港只是弹丸之地，规模不足以谈宏图大计，基因组医学发展的策略起步也较

迟，但这反而让人比较放心，经得起推敲的建议在我看来都很踏实，从现有很不错的



人才和研究基础出发，因而没有什么头脑发热的色彩。更高兴看见，由着这个课题的

政策讨论，得以全面检阅了香港现有的遗传及基因组临床服务的不足之处，并确认了

医学人才培训、遗传咨询及建设化验检测能力的重要性。 


